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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政治乱象丛生,俄乌冲突迁延至

今,2023年中东巴以、叙以冲突战火再起。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再

次担任美国总统后,各国内政动荡的现象也频频发生。例如2024年12月,

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引发国内骚乱。与此同时,叙利亚阿萨德政

府遭受反对派武装攻击,迅速垮台。上述动荡发生的直接原因可以归因于

国际冲突的外溢效应,亦即俄乌冲突导致的连锁反应。但是,为何外溢效应

不体现为国家间战争,而是各国内乱或政局不稳,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

于大国竞争的影响力可能开始深入到各国内政。

一、
 

特朗普2.0: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通常认为,大国竞争主要影响国际形势与各国外交,为何大国竞争

的深化会引发各国政府的国内不稳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美竞争不

仅仅是权力转移的体现,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变迁的转折点。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使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国际主流。①

然而,物极必反,冷战结束后迄今,全球化的过度扩张与自由主义价值观走

向极端,催生了反全球化力量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化下,人员和资金

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各国国内的移民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② 失业率

上升加剧了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导致出现极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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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① 自此,美国出现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而欧洲也出现了极右

翼势力。

可见,从大国竞争视角加以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动荡,中美

竞争不仅是权力转移的体现,也是秩序更迭的产物。在当前自由主义秩序

受到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质疑的背景下,新的世界秩序与全球规范尚未出

现。因此在特朗普2.0的时代,世界秩序变迁与中美竞争加剧同时出现,呈

不可逆转之态势,进而将深刻影响各国的预期及选择。

二、
 

大国竞争恐加剧各国内政不稳

进入特朗普2.0时代,伴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各国内政恐也将受到波

及。诚如孔子评价季氏之所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也。”②
 

概言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各国国内社会观念分歧加剧,各国的外交选择在价值观分

歧背景下必然会招致部分人群的不满,进而加剧国内分裂。例如围绕全球

化与反全球化、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美国国内出现极化。而在俄

乌冲突爆发后,部分国家国内就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也出现较大分

歧。可见,当今世界,外交议题的不慎选择可能加剧国内社会的分歧与

分裂。

其次、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各国外交的灵活空间减少,决策所付出

的代价将增加。特朗普再次胜选美国总统后,出于民粹主义的考量,对于美

国盟友的拉拢力度可能将下降,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北约责任分担的争议将

升温。部分欧洲国家难以继续在俄乌冲突等事宜上依恃美国,而俄乌冲突

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威胁感依然攀升,这些美国盟友可能选择加强军备等举

措提高自主性。例如,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俄乌问题的政策变动,德国考虑重

新武装。然而军费的增加可能增加国内负担,使民生受损,进而招致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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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不满。① 例如,苏联解体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军费过高导致民众不满。

第三、倚恃外部支持的政府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境况下可能脆弱性更高。

一方面,若一国政府依赖外部支持,则在大国竞争削弱外部力量的情况下,

该国政府的统治稳定性将受影响。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无暇兼顾

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此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国内反叛力量冲击下快速垮台。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部支持的选择将削弱本国自主性②,进而招致国内不

满。例如,韩国尹锡悦政府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美国,进而选择改善日韩关

系。这一外交选择引发国内反对党的强烈反弹,动摇其统治合法性,为其最

终被弹劾罢免埋下伏笔。

可见,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积极遏制使各国预期中美竞争将长期持续。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秩序过度扩张导致反弹,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极端化催化

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全球秩序重建与规范更迭的背景下,各国国内社会

也出现观点分岐和社会分裂,甚至可能对外交选择的容忍度下降。若一国

外交选择引发国内不满,甚至可能导致国内政府支持度下降与合法性减弱,

典型例证就是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下台。

三、
 

国际秩序变迁与国家改革

尽管当前世界乱局尚未进入大争之世,但近些年的国际局势动荡与各

国内乱,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孔子指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③当前的动荡也并非偶

然,而是有其深层根源。

春秋末期,伴随着春秋五霸的兴盛,周天子合法性日渐削减,逐渐被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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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秩序替代。① 当今之世,也存在类似的规范退化现象。例如,当前在反全

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规范受到民粹主义的质疑。特朗普在新任期内仍可

能退群,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可能遭到削弱,国际体系中长期延续的霸主国美

国与国际组织互相倚恃的局面可能被打破。鉴于当前国际规范与体系有助

于保护小国生存②,国际组织与自由主义秩序受到的挑战可能增加小国生存

压力。在上述规范退化的可能前景下,不仅国家间冲突的概率可能上升,各

国国内动荡的风险也会增加。

在动荡的前景下,为了对抗各类风险,各国可能会实施改革。例如,当

春秋晚期周朝规范退化后,各国内政不稳。③ 至战国初期,各国纷纷改革,其

中著名的有魏国李悝改革和秦国商鞅改革。此次特朗普再次胜选后,也着

眼国内改革,推动改造美国深层国家和官僚体系,类似的改革可能也会扩散

到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所导致的对国内统治地位的削

弱,在当前国际秩序变迁与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各国改革有助于应对外部

风险和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减少对外部大国力量的

依赖。当然,改革也可能有风险,甚至可能加速内乱。④
 

各国也可能会在经贸

上减少相互依赖,例如欧洲寻求与中国的经济脱钩,避免相互依赖武器化的

伤害。⑤ 此外,各国预期大国竞争加剧的趋势,也可能也会主动借势,例如全

球南方的兴起就是一种应对。上述各种选择,将加大当前国际体系的不确

定性。

四、
 

结语

当今之世,乱象已生。在当前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特朗普的再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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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可能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美国传统提倡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将继续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可能继续退群,加大全球治

理难度,进一步增加乱象。在大国竞争可能将影响各国内政的境况下,国际

冲突与内政不稳的外溢现象将促使各国积极应对风险,各国将可能主动改

革,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国内合法性。鉴于特朗普再次上台可能对世界

秩序与全球规范造成的影响,新时代的大国竞争将不仅仅限于比拼国力。

依据道义现实主义,各国的支持与认可是大国的领导力的来源①,大国对国

际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各国内政稳定的帮助或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

领域。

① 阎学通:《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